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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的女孩云雪，不论白天黑夜，
都站在自家的院子里，眺望远空，寻找
那一轮明月。她爸妈说，奶奶去月球旅
行了。

自从半个月前，奶奶那天被送去县
城的医院，她就没有见过奶奶了。还差
几个月4岁的她，一直在奶奶身边长大，
形影不离，成了奶奶的保镖。应该说，
奶奶成了她的护身符。

爸妈对她说，奶奶出远门旅游，很
久才回来。

云雪天真地问：远吗？要多长时
间？半个月能回来吗？

爸爸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望着
天空的上弦月说，你看见月亮了吗？奶
奶在里面旅游。

哦，真的吗，奶奶坐飞船去旅游
的。长大了，我也去月亮那里旅游。云
雪很羡慕奶奶去天上旅游。

她又注视着她爸的神情问，你啥时
带我去天上旅游。

她爸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
女儿的话。他岔开话题说，这事以后再
说。也许每个人都会上天旅游的。

爸爸，你想着奶奶吗？云雪摸着爸
爸的脸颊说。

想呀，奶奶永远是爸爸最敬爱的
人。爸爸也希望奶奶陪你一块长大。

为啥今晚看不到奶奶乘坐的月亮
出来呢？云雪充满期待地说。

今晚的月亮去美国那边旅游了。
她爸对女儿这个问话，语塞了，找个话
敷衍。

哦。原来奶奶乘坐的月亮去美国
了。云雪似乎有些所想说。

为了让云雪在家不孤独，同时打消
她对奶奶的眷念，她妈把她送去幼儿园。

虽然在幼儿园跟老师和小朋友玩
得开心，但回到家里总觉得寂寞。没有
奶奶陪伴呵护，照顾她的生活。

有时，她缠住爸妈问：奶奶去了那
么久旅游，为啥不给我电话呀，问我在

家乖不乖！
她妈心酸地说，奶奶很忙，打电话

问你了，你在幼儿园。奶奶要你别想
她，好好上学。

我明天打奶奶电话。云雪天真地说。
奶奶在月亮乘坐的飞船，打电话不

方便，别打扰奶奶的旅行。她妈嘱咐女
儿不要乱打电话。

嗐，真是的。奶奶不惦记我了，我
上幼儿园的事，不知她知道没有。云雪
自言自语。

每天傍晚吃过饭后，云雪总是坐在
院里的椅子上，寻找出来的月亮。但
是，月亮总是在她不知不觉时升起，她
老是见不着。

她有些懊丧，失望地回到屋里看
电视。

这天傍晚放学回来，她在院子里仰
望东方的天空，一轮半圆的明月升跃在
晚霞绽放的天空里，慢慢地行走在蓝色
的天幕上，明晃晃的。

她大声地喊：爸爸妈妈，快出来看
月亮，奶奶从远方回来了！

正在家里干活的爸爸和下厨房做
饭的妈妈走出来。只见一轮月亮徐徐
升起，在东方红云飘游的天幕里行走。

奶奶回来了。云雪雀跃着喊道。
那里离回家的路还很远很远，奶奶

还在月亮的天堂里旅游。云雪她爸指
着月亮说，现在已有许多叔叔阿姨的科
学家们在努力研究，将来人类可以自由
地乘飞船去那里旅游观光，也可以在那
里生活过日子。到时候，我们在地球上
看月亮，并不是像现在这么遥远。

那么，我们能在月亮里见到奶奶
吗？云雪期待地问。

会的，会的。所有地球上活着的人
们，都有一天去月亮那边旅行。她爸这
么说的。

是呀，人的一生活着是个过程，不
是只有开头和结尾。就像云雪所看到
的一样，远方的月亮。

凌晨时分，就在我刚刚进入梦乡之
际，一只不明飞行物突袭了我的额头。
蚊子？苍蝇？还是……

我顾不了那么多，“啪”地往额头就
是一巴掌。本想转头接着睡，又好奇来
访者究竟何方神圣？于是打开台灯一
看，妈呀！原来是一只硕大的蟑螂掉在
了床上，正在翻身作着垂死挣扎。想我
平生最讨厌这到处传播病菌的家伙，它
居然趁我睡着欺负到了我头上，居然还
与我来了一场非法的亲吻，这简直是可
忍孰不可忍！

就在我琢磨用什么家伙什儿彻底
消灭它，以报亵渎我额头之仇时，这只
蟑螂居然趁我不备翻过身来，先是站稳
脚跟，向我狠狠瞪了一眼，然后嗖地从
床上飞到窗台上。这家伙，欺负了我，
居然还瞧不起我，我怎能咽下这口气。
一气之下，睡意全消。我当即掀开被
子，翻身起床，本想拿起床头柜上的书
向蟑螂发起还击，又恐它肮脏的身体玷
污了宝贵的书籍。于是，我放下书本，
随手拿起一把折叠扇扑向蟑螂而来。

见我朝它冲来，这只大蟑螂居然一
边瞅着我，一边不慌不忙地沿着窗户边
沿缓慢爬行，大有一种任泰山压顶我自
岿然不动的架势。我越看越生气，越想
越不是滋味。一只小小的臭虫，也敢如
此小瞧我这个庞然大物。我顾不了那
么多，一心只想灭了它的嚣张气焰。当
即飞身上前，照着蟑螂的身体就是一扇
子。不料，就在我的扇子即将落下时，
狡猾的蟑螂突然嗖地向前一跃，躲过了
我的击打。我再挥扇拍打，它就左冲右
突，前后躲闪。我再追击，它就顺着窗
台一路狂奔。一时间，我竟无可奈何。
而当我打累了，坐在床边喘息时，它竟
停下逃跑的脚步，回头望着我，挥舞着
长长的触角指指点点，向我发出轻蔑的
挑衅：“来呀！追我呀。”

小小一只臭虫，竟如此嚣张跋扈，
我怎能饶你。既然追赶不成，我便准备
来个关门打狗，彻底消灭它，绝不能让
它祸害我的家人。于是，我关好房门，
打开顶灯，借着房间明亮的光线继续追
击。说起来，这还真是一只聪明绝顶的

蟑螂，我追到窗台，它就逃到墙角。我
追到墙角，它就钻进床下。我俯身钻到
床底，它就逃向书桌下。我好不容易追
到书桌下，它又嗖地钻进床头柜下。当
我费劲地搬开床头柜时，它又跑到开阔
处，我竟拿它毫无办法。正当精疲力尽
时，我突然想起抗战期间我军面对狡猾
日寇屡屡以智取胜的战例，便想利用它
喜暗怕光的特点来个突然袭击，一举将
它消灭。随即，我干脆放弃追击，关掉
房里所有灯光，坐在床上大口喘气，而
后上床佯装睡觉。

大概十分钟后，我听到一阵窸窸窣
窣的声响从墙角传来，而后便没了任何
声响。我想，蟑螂一定跑累了，正躲在
墙角歇息呢。我见时机成熟，左手悄悄
摸出手电，右手抽下枕巾，蹑手蹑脚下
床。接着，我突然打开手电，射向藏在
墙角的蟑螂。蟑螂猝不及防，被手电强
光照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说时迟，
那时快，我手起“刀”落，一下将蟑螂打
翻在地。我怕它不死，又补击两下，誓
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打开顶灯，看到

蟑螂直挺挺躺在墙角，没了任何举动，
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气焰。我像一位
得胜的将军，心中恶气顿消，仇恨烟消
云散。

稍息片刻，正当我得意地准备睡觉
时，我突然发现，躺在墙角的蟑螂不翼
而飞了。难道它人间蒸发了？或者，它
根本就是假死，以换取喘息和逃跑的时
机？我大呼上当，决定拿出“杀手锏”，
对这只狡猾的蟑螂来一次毁灭性的打
击。一不做二不休，我飞快地打开房
门，迅速拿来我新买的灭蟑神器——
“雷达”喷雾，对着卧室各个角落就是一
顿扫射。而后，我关紧房门，抱了被子
到客厅里睡觉去了。

待到天亮时分，当我打开卧室房
门，一眼看到那只蟑螂四脚朝天，孤零
零地躺在卧室地上一动不动，我知道，
这场战斗总算以胜利告终。

当我走出家门，迎着早晨灿烂的
阳光，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上班路上，
我仿佛取得一场大战的胜利，心情格
外高涨。

秋天悄然踱步而来
像一位低调的画师
在楼宇间
用光影调和着城市的色调

银杏树站在路旁
披一身金黄长衣
叶片如蝶
在风里打转、飘落
将斑驳的人行道
铺得金光闪闪
每踏上一步
都踩出秋天的私语

公园里湖面如镜
云朵停泊在水里
柳枝垂落
写着秋天的诗

高楼之间
夕阳垂下金色帷幕
这是城市与秋天
最深情的对视
车流声中
一阵秋风穿过
轻轻拍打每颗奔波的心

城市的秋天
没有乡野的辽阔
却自有一种明亮的诗意
是钢铁与落叶的对话
是霓虹与月光的和鸣

我是这秋影中的漫游者
以目光拾取每一片光
以心灵贮存每一缕风

让城市秋天的馈赠
成为记忆中
永不凋零的风景

紫薇舞秋

紫薇，这位自然的舞者
站在季节的舞台
带着秋日的从容
在时光里
尽情舒展自己的心情

紫薇花
一簇簇，一团团
相互依偎
又独自美丽
风起时翩然起舞
与落叶相伴
与飞鸟应和

安静的小巷里
石阶上留下淡淡的芬芳
城市的窗户前
为喧闹添上温柔的宁静
在愈来愈深的秋意里
她用自己独有的语言
讲述着生命的柔软与坚持

即使霜降来临
寒风初至
紫薇依旧伫立枝头
她的舞蹈也许慢慢安静
但那份对秋天的钟情
依然沉醉如初

前几天，我在同学群发送一篇
书评，深夜十一点班主任申志伟老
师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指出了我书
评中两点错误，一处是有一个错别
字，一处是标点符号的错用，这篇书
评大约有1500字，看来申老师是逐
字逐句进行了仔细阅读，自我从事
写作以来，几乎很少有人在朋友圈
给我点赞，因为现在是视频碎片化
时代，机械式地刷视频已经占用了
大家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少
有人能够静下心观看一段文字，即
便有点赞的也是喜好文学之人，通
过阅读之后，能指出我错误之处的
也就是申老师一个人了。

申老师用委婉的语气提醒说，
文字篇幅体量大，偶尔出现错误也
在所难免，希望我以后在写作的道
路上越走越好。我不假思索回复
说，因喜欢而执着，能指出我错误的
只有老师一人了。我明白老师的意
思，老师是既怕伤我的自尊，又想告
诉我的不足之处。

在与申老师简单的几句寒暄之
后，我静静地独自坐了许久，老师几
句温馨的话语像是时光倒流的留声
机似的，触发了我初中上学时一帧
帧美好且温馨的画面，老师在讲台
讲课的身影，同学们上课认真听讲
时的表情，种种画面，有如冬季里
在阳光下融化的冰雪一般，逐渐向
四周洇染，不经意间，竟打湿了我的
双眼。

那时我的母校还叫长治县四
中，远离人烟，独独矗立在一片庄
稼地之中，像是世外桃源一般非
常适合静下心来学习。 申志伟老
师是我们物理老师，由于我们初
二才上物理课，所以也是初二时
担任的我们56班班主任。老师个
子虽不高，但是肚子里渊博的学
识却像自己体格一般扎实，至今依
然记着老师讲电路图从简到难，通
俗易懂，逐渐引导深入的过程，老
师传授的电路图知识后来也如鱼
得水运用到工作当中，记得那时刚
参加工作，我有幸成为一名井下机
电工，正因为初中以来在电路方面
扎实的基本功，让我在井下短短的
两年之间，从一位学徒成为一名综
采队生产班的跟班电工，在井下工
作面生产当中，每当开关遇到各种

故障问题，我总能按照电路图按图
索骥找到问题的症结，使故障排
查在短时间内得到迎刃而解。

我在初一时由于刚入学，在上
课时时常走神，那时比较贪玩，成绩
也是处于中下游，也就将一些不好
的习惯带到了初二，记得有一次与
同学打架，老师得知之后，在课堂上
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苦口婆心
地说，父母省吃俭用供你来上学，你
却在学校打架，不好好学习，以后踏
入社会如何立足，你怎么对得起你
的父母。我记得很清楚我被老师
罚站了一堂课，那罚站也好像成为
我努力学习的一个转折点，自此
之后我每天上课认真听讲，晚自
习之后拿着书躺在床上温习一遍
白天的课程。我的成绩也随着时
间的推移，像是自己的个子似的渐
渐往上升，到初三时我已进入全班
前十名。

申老师在初二时也给我安排了
一项艰巨的工作，就是每月对教室
的黑板报进行更新，而我每月总有
几天时间，通过各种书籍遴选一些
美文，且在脑海之中要对黑板报进
行合理排版，在下课之后，在教室中
玩耍时，总是会看几眼在教室中自
己亲手布置的黑板报，成果总是会
带来油然而生的幸福感。那种幸福
感像是推动水流的涟漪一般，让我
高效率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老师那时在上课时虽对每一
位学生要求严厉，但是私下里却像
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似的，还要照顾
各位同学的日常生活，至今我还清
楚地记着，有一位外号叫猴的同
学，经常生活费不够，就向老师借，
老师也总是来者不拒。还有一位
女同学，由于那时家庭非常困难，
一到交学费时，老师就犯了难，就
像自己的闺女要交学费似的，我了
解老师，老师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
人，为自己在工作上的事，从未找
到校领导，但就是自己班上的这位
学生，老师还是向校领导沟通要求
给予照顾。

从初中毕业已有将近三十年
了，但是这些温馨的画面回想起来
依然历历在目，因为只有真正那些
让人触动心弦的画面才能永久地保
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间。

我每天上班要经过一家倒闭的
酒店门口，曾经井井有条的绿化带，
如今杂草丛生。那天是一夜大雨过
后的早晨，我匆匆打那里过，拂面的
风凉爽清澈。我走过，又停下脚步，
像一个玩游戏的孩子，倒退五六步，
没看错，因为雨水充足，绿化带里的
草像河水一样漫了出来；更有趣的
是，野草也顽皮，迂回长成了一个绿
色的圆圈。

待细看时，才发现不是野草顽
皮，是坚硬的沥青地面不知什么时
候裂开了一道缝，让下面的草籽见
了阳光雨露，得以扬眉吐气。这座
酒店大楼，建好有十年了。也就是
说，这些草籽在地底下，暗无天日过
了十年。它们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么
一天，所以才默默忍受？抑或是，在
被压马路的大滚筒碾过的那一刻，
它们已经明白，此生无望再见天日
了……

我站在那里，手里拎着早餐袋，
豆浆的温度透过纸杯传到手心，微
微发暖。

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家灶台旁
的石板地。一到春天，缝里就冒出
细细的香附子和马齿苋，奶奶不恼，
反倒拿小剪子挑最嫩的掐下来，开
水里一烫，淋酱油，滴香油，一大盘
子够全家就粥。她说：“地和人一
样，压得太实了，就得留条缝喘气。”
那时我不明白，只惦记那盘野菜爽

脆的口感。
后来上班，日子像被模板扣过，

一天和一天贴得严丝合缝。地铁里
人挤人，耳机里是同样的早间新闻；
办公室的灯光永远是冷白色；午饭
点外卖，筷子一掰，塑料味混着菜
味。我很少再蹲下来看地面。若不
是那天雨大，若不是裂缝碰巧长成
了圆圈，我大概也会像别人一样，径
直走过去。

我起身拍掉膝盖上的灰，继续
往公司走。风把雨后泥土的气味
卷过来，混着草汁的腥甜，像奶奶
那盘凉拌菜。身后，那圈草静静立
着，绿得不管不顾。它不会记得
我，我也不必记住它，可我知道，明
天、后天、大后天，它还会在那儿
长，直到把裂缝撑成豁口，直到沥
青碎成渣，直到酒店门口重新变成
一块真正的地。

到那时，也许我会带孩子来
看，告诉他：别小看脚底下，说不定
哪颗种子已经等了十年。孩子也
许会蹲下来，学我的样子拨开叶
子，然后抬头问：“那我们现在脚
下，是不是也藏着种子？”我会点
头，说是的，所以走路轻一点，给它
们留条缝。

日子还是原来的日子，工作还
是要做，地铁还是嘈杂，可心里好像
多了一点不紧不慢的底气。像草籽
说的：别急，总有光会漏下来。

【花地·西湖】

远方的月亮 □周语华

战斗，在凌晨打响
□单国伟

多一点不紧不慢的底气
□袁家莉

心弦上镌刻的师恩
□宋玉新

城市秋影
（外一首）

□魏世通

荷塘雀影 李海波 摄


